
天地万物轮回，丰收的秋季又回来
了。从立秋到白露，时间慢慢向前，秋风渐
渐柔和，我们总是能在某一个安静的时刻看
到窗前的叶子由深绿到金黄再到浅黄，再染
上斑驳的霉点飘零，整个过程从容淡然，从
繁华到静美，没有叹息没有忧伤，透着生命
来来去去的必然。能看到天地间所有的色
彩慢慢走向深处，蓝走向更蓝，比如天空；澄
明走向更澄明，比如湖泊；饱满走向更饱满，
比如村庄；婉转走向更婉转，比如鸟鸣。

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走进村落，四面
环山、湿漉漉的村落。一只美丽的云雀从
白云那边，从青山之间盘旋落下，落在村落
旁的大黄葛树上，小小的枝杈接住它小小
的身体，小小的身体掩在绿色的树叶之间，
那绿色油油的，没有季节的迹象，阳光透过
厚厚的叶子，落一小块光斑，云雀的羽毛闪
闪烁烁，像有旋律从羽毛上升起。它抖抖
羽毛，面朝原野，金色的稻子在正午的阳光
下闪着金色的光芒。它清清嗓子，唱起了
柔美婉转的歌：“咿呀咿呀稻菽香呀，阿哥
阿哥割稻忙呀，阿妹阿妹送茶忙呀，阿哥心
里赛蜜糖。”一位老伯满脸褶皱，褶皱里满
是笑容，他手拿旱烟，仰头笑骂：“云雀云
雀，你从青年唱到老年，阿哥不割稻，阿妹
不送茶，你看稻田里，机器正轰鸣呢！”

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走进路阳坝，我
愿意叫响她的乳名——漉阳坝，就像这白
露时节，坝子上的露水，午夜时分从远方赶
来，颗颗立于草尖，又散落在坝上，应了漉阳
坝的“漉”，潮湿剔透，宁静怡人，像脸上写满
故事，眼里不见风霜正当年华的女子。当朝
阳初升，露珠又颗颗蒸发，这是秋天的缘分，
缘聚缘散，随时令安排，不悲不喜。

路阳坝位于路阳镇，路阳镇位于新县
城西北部，海拔在200米到1200米，面积
536平方公里，地势中间平，四周高，素有

“小盆地”的美称，更有云阳“北部粮仓”之
美誉。所有的阳光收集了秋天的金黄，从
四周山林滚滚而下，在坝上聚集、翻腾、狂
舞。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呀，浓稠得流不动

的黄呀，一直黄到天边，黄到大爷的心
坎上。是什么样的土壤能养育这么

厚实的黄？是什么样的水源照
拂着这万顷良田？哦，是红

壤，是天官、金龙水库

的丰盈温厚，是平洞河、黄泥沟的清澈，滋养
了这方土地，这方人民，这方金灿灿的季节。

云雀还在枝头清丽婉转地逗着大爷。
大爷叼着旱烟，扑腾扑腾奔向田野，那秋风
尽染的万顷稻田呀，我们踩的每一步都裹
着稻香，一呼一吸都是稻香，整个村庄都浸
在稻香里。冒着热气的香味漫过头顶，向
树梢、向山顶、向天空冉冉升腾，每一穂饱
满得仿佛要炸裂开来，低垂着头，羞涩又兴
奋，像待嫁的女子，展示在朝阳中的坝上。

“比赛开始。”一声令下，六台收割机
“轰隆隆，哒哒哒……”，操作手你追我赶，
毫不示弱。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田野
里一片欢腾，那声音赛过云雀，赛过黄莺，
像潮水一样四下奔涌。不一会儿，粒是粒，
草是草，被碎丝的稻草变得柔柔的，随着车
辙纷纷回到稻田，待时光打磨，化作春泥。
一大片稻田瞬间变了模样，像画风突变的
丹青妙手，左手一挥，右手一摹，刚刚还整
整齐齐地立在阳光下的稻子，转眼间藏进
收割机里。戴着草帽的老人，手舞红旗的
小朋友，争先恐后跳进稻田，睁大眼睛，想
捡拾遗漏的穗子，几番下来，他们空手而
归。啧啧称赞：“收割得真干净！”

坐在田埂上观战的老阿婆，眼睛细长
长的，鼻梁高挺，咧嘴笑着，一排洁白如玉
的烤瓷牙是金灿灿的点缀，是大山里五彩
缤纷的点缀。这方山水养育的女人，脸上
的皱纹都像山花，幸福从花蕊滴出来。她
自言自语：“现在好呀，机器收割，一会儿功
夫，就把稻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时候割
稻子，苦啊。整个坝上粮少人多，只有割稻
子才煮几顿干饭，供家里干活的
人吃。一人一镰刀，头顶着太阳，
割完，在田里翻晒，用扦担挑回
家，需要两三天。然后是通宵挞
谷打场，整个院子甚至是整个
山村，都是扬起的灰尘，扬起的
稻香。只是人累得不知天南
海北。有些身体差的人，割完
一季稻子，要生一场大病。
那时候国家穷，我们

也穷，但是一到收获的季节，我们总是挑选
最好的稻子上交国家，大家一起渡过难关。
现在好了，国家富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现在不但不交公粮，种粮还有补贴……”

我随着众声淹没的云雀声，随着老阿
婆缓缓地讲述，穿越时空，立于故乡的
原野。故乡是山，高高的连绵起伏的
大山；是山脚下小小的村庄，低矮的
瓦房；是村庄旁的竹林，是山间流淌
的小溪。稻田零零星星镶嵌在山
间。春天的水田，如一块明镜，倒
映着蓝天白云，像一幅明净的
画。溪水汩汩地流着，日夜不
停，流向紧挨着的稻田。靠天
吃饭的年代，家家都备有塑料
水管，可以把溪水引向远处的
稻田。从犁田播种到收割，乡亲
们不敢有丝毫懈怠。脚步紧跟天
气，即使到了收获的时候，也要前
后几天看准天气，收割，晾晒，打
场，归仓，这几道工序至少需要
四天。四天必须连续晴天，如
果遇到下雨，稻子很快发芽
或是霉变。一整年的辛劳
就白费，一家人会面临着
饥饿的威胁。只有粮食
归仓后到拾稻穂这个环节，
人是最轻松的。大人小孩斜挎
小竹篼，在自家的稻田里来回搜寻，
以免漏掉一穗半穗的。

夕阳搁在山头上，路阳坝沐
浴在金色的霞光之中，给
刚刚收割的稻田撒下一
片金光，蚱蜢穿着翠
色 的 衣 裳 ，露 出 纤
腰，在收割完的稻田
里蹦来跳去。蝴蝶
跳着轻盈的舞，云
雀 收 起 了 歌
喉，看我张开
双臂，向着漫
天的晚霞，秋天
的色彩，跳一曲丰收
之舞。

（作者系重庆市
云阳县作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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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阳坝秋色
□雷扬梅

山那边的洪洞村，被大山阻隔，有两
个生产队的山民，开门见山，出门爬山，
进门谈山，这就是30多年前洪洞人的生
活写照。

一
洪洞村位于江津四面山镇西部飞龙

河中段，险峻的梧桐山将全村一分为二，
山那边两个队称小洪洞，山这边六个队
称大洪洞。这儿崇山峻岭，森林茂密，木
材和山珍等土特产丰富，不过和村民种
植的玉米、红苕、洋芋一样，因交通不便，
都运不出去。梧桐山直线距离虽不足一
公里，但山民翻山绕道却要走二十多里
山路，翻山要沿悬崖峭壁爬行，曾有山民
跌崖而亡。

1987年夏天，江津县作出决定：对四
面山的森林资源以“保护、利用、开发、管
理”的八字方针，走林副业、多种经营、旅
游发展之路。县里很快在四面山头道河
建立一个镇，选派余泳海担任镇委书记，
杜德祥任镇长。

一天，洪洞村山民跑到镇上找到余
书记说：“我是洪洞村山7队的生产队长
秦治权，村民自愿投工投劳，修公路打隧
道，让山民走出大山。”余书记大腿一拍
说：“好啊，政府支持，去组织好山民，说
干就干！”很快，镇上成立洪洞隧道公路
工程指挥部。

在困难条件下，洪洞人用钢钎、铁锤
打炮眼，像“愚公”一样打隧道、修公路。
听到此消息，当时是通讯员的我带着摄

像机，随指挥部人员来到了小洪洞。秦
队长安排我吃住在山民家中，山里人朴
实、热情，待人诚恳，把我当稀客来招待。

工程指挥部设在村里，任命生产队
长秦治权为施工总队队长。他们白天
同山民一起挖路基、抬石头，夜晚找社
员商谈解决施工队进场、山民出勤、公
路占地、集体林地补偿等问题，得到大
家的支持。

现场，感人场景出现了……秦治权
打开布口袋，捐出自己办木材厂的 7 万
元存款，那时，全村年收入不过 2 万多
元；81 岁的秦婆婆捐出 1200 元养老钱；
山民谭绍海捐出700元；7队和8队的山
民现场捐款：一块、五角、一角、5 分，共
7000余元……此时，余书记和镇长分别
捐300元，还带来镇上干部们捐的2万多
元，场景感人。

二
很快，四面山凤场施工队来到现

场。搭建民工棚、食堂，就地取材，用竹
木搭成大通铺，垫上谷草、草席，人挨人
睡觉。夏天，二十多人睡在大通铺上，
蚊子多，汗味、烟味在屋内弥漫开来，梦
呓声、鼾声此起彼伏；冬天，白雪皑皑，
天寒地冻，不少民工衣着单薄，打着光
脚板出工。

隧道分别从两端同时开挖，总长273
米、洞高5米、洞宽6.4米，工程造价预算
40多万元。施工队长张忠益干起事来有
一股牛劲，他带的 20 多人修过桥、挖过

洞，但没干过这么大的工程，但他们信心
百倍。开工后，镇领导分别带领10名工
作人员，自带铺盖、日用品，扎根洪洞村
开展工作；秦治权八方奔走筹集资金，借
款、贷款20多万元，为工程注入了动力。

1989年的夏天，一声炮响，坚硬的岩
石被炸碎，由此拉开了工程序幕。

洪洞村的人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
梧桐山的两边。山这边，公路从水口寺
交叉口修一条2.5公里的山村公路，接通
隧道。

修路，涌现出了祖孙、婆媳、夫妻齐
上阵的感人场面。山中传来叮叮当当的
敲击声，山民们一锤一凿一锄地在修建
连接水口寺的公路，进展顺利。

八月深秋，高山上清风吹拂，凉意浓
浓。为抓进度，秦治权租来了柴油发电
机，供电钻掘洞和照明。洪洞村十多个
壮汉吼着号子，轮换着抬一台发电机上
山发电。

隧道内，24小时作业不停，电钻“突
突突”地转动起来。工程兵出身的秦礼
华，每天来回2.5公里，要挑十多担水，满
足柴油机发电用水；秦治泽坚守在简易
窝棚里操作柴油机，有一次顶班五天五
夜，人被油烟熏成“黑鬼”；洞内施工员小
何，被落石砸中头部，在医院缝了 4 针，
伤口包扎后，仍手提电钻不停地钻呀钻
……

三
被称为“小诸葛”的邹鸿光侃侃而

谈，梧桐山海拔 1200 多米，坡度超过 70
度，运送隧道工程的物料：炸药18吨、钢
轨7吨、水泥15吨、柴油5吨、木材15立
方米，河沙、石子各30吨，这些工作都要
洪洞人来完成。

杜德祥在他的战报上有一组数据：
经过 307 天昼夜奋战，投工 19500 个，开
挖尖石12000方，安砌条石1428方，砌堡
坎1100米，建造涵洞17个、木桥2座，没
花国家一分钱，打通了洪洞隧道。

1990年劳动节这天，洪洞村锣鼓喧
天鞭炮齐鸣，洪洞隧道与全长2.5公里的
水朝公路正式通车。庆典仪式简单而又
隆重，余泳海书记致辞：“今天，大山深
处，山那边和山这边的山民，在短时间
内，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江津四面山
在2015年被建成5A级风景区。洪洞村
也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第二批国家
森林乡村，入选第二批全国特色景观旅
游名镇（村）。

前不久，我邀约当年参加过洪洞建
设的退休人员，再次走进洪洞村，寻找当
年的印记。洪洞村一切都变了，从闭塞
的大山旮旯走向开放，成为旅游景区的
核心景点。放眼望去，远山近水、农家小
院相映生辉，山村别墅掩映在绿树花丛
中，构成一幅林海画卷。

年轻的村支书小李说：“洪洞精神让
村民同心、村社联动，让大家过上同城里
人一样的新生活。”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山那边的洪洞村
□罗安会


